
♣ 贺新花

红梅树下忆林逋 他用三种身份读懂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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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暖阳静静地照在身上，倾洒在枝丫间，一朵朵红
梅尽情绽放，千姿百态，惹人怜爱。站在梅花树下，我想起
了被誉为“梅妻鹤子”的北宋隐逸诗人林逋。

了解林逋，因为他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
浮动月黄昏。”此诗一出，惊倒世人。据说辛弃疾甚至劝说
友人，不必再写咏梅诗，他认为想要超越林逋几乎是不可
能的。

林逋的诗，多为即兴之作，随心而写，随手一丢，靠别
人的捡拾收集流传下来300多首。他曾言，生不靠它出名，
死后更不会靠它沽名钓誉，笔墨不过是寄情言志之物，而
非攀缘尘俗的阶梯。他的这番心境，恰似梅花的品质，我
自开开落落，不因人赏而芬芳，不因人弃而凋零。

公元 967年，林逋出生在浙江宁波奉化黄贤村的一个
儒学世家，幼年丧父，自幼聪颖好学，后通晓经史百家。古
人读书多为求取功名、光耀门楣，而林逋不然。40岁之前，
他纵情山水，游历于江淮一带，其间沉浮冷暖，不得而知。
40岁后，他回到杭州，结庐孤山，隐居为生，从此与红尘喧
嚣作别，将余生托付绿水青山。他曾言：“然吾志之所适，
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

曾记得去年夏天，漫步杭州西湖，不经意间，偶遇林逋
的安息之处。据说这是大宋当朝皇帝宋仁宗敕葬于此，并
赠赐谥号“和靖先生”。绿树丛中，坐落一座白墙灰瓦圆拱
门的小院，踏着古朴的青砖，走入院内，高低错落的布局给
人一种历史的沧桑与厚重感。只见高台之上，墓冢四周青
草依依、绿树成荫。拾级而上，“林和靖处士之墓”字体斑
驳，镌刻于石碑之上。墓地安卧处，背靠孤山，面朝湖水，
与院外的放鹤亭相伴相依。

林逋是一位名震朝野的隐逸诗人，更是一位北宋奇
人。在西湖孤山，他遍植梅树、饲养仙鹤，声称以梅为妻、
以鹤为子，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究竟他为什么会“以梅
为妻，以鹤为子”，也许从他遗存的《相思令·吴山青》中可
窥见一二。诗中写道：“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迎送，
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
平。”除了这首诗，人们在他的墓中还发现了一件陪葬品，
一只精致的玉簪。至此，后人推测，或许在他的心中，有一
种刻骨铭心的“爱而不得”始终放在心头。

他的同乡，稍晚于林逋几十年的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
括在《梦溪笔谈》中有一篇笔记《林逋养鹤》，文中写到“逋高
逸倨傲，多所学，唯不能棋”。林逋也承认自己不会下棋，还
经常对别人说起，对此，他不讳言、不矫饰。可见，所谓的多
才，也有自己的盲区；所谓的隐士，贵在清醒，贵在坦荡。

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充满诗意，给人无限美好的想象
空间。生前隐逸，也许他自己也不曾想到，在千年之后，竟
达到了归隐的最高境界。魏晋诗人王康琚诗言“大隐隐于
市”，在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在历史文化荟萃的地方，有那
样一处清净之所，可以让人驻足，可以让人遐思。今忆林
逋，我想，他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咏梅绝句与隐逸传说，更
是一种淡泊的精神。他的存在，时时提醒生活在尘世中的
人们，不忘于纷扰世间守一份宁静，于熙攘之中持一份高
洁，于烟火人间存一份澄澈，如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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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物

♣ 石 闯 古晨茜 谢曼怡

他曾是商海里的弄潮儿，如今是文脉里
的摆渡人。

3月 23日，一条喜讯传来——程韬光的
代表作《登高》入选全国通用《大学语文》教
材，与巴金、莫言作品节选同列其中。

商人、作家、学者，程韬光身上有多个头
衔。他曾担任大型国企高管多年，也曾任郑
州市文联副主席，兼任郑州市作家协会名誉
主席，如今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
导师、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职上海
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

从商时，他雷厉风行、古道热肠；落笔处，
他以史料为骨、以诗心为魂。

40 载深耕不辍，他如一位执着的打捞
者，潜入浩瀚史海，梳理岁月脉络，还原鲜活
人物，相继推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碧霄
一鹤——刘禹锡》《医圣张仲景》等力作，斩获
杜甫文学奖、黄河戏剧文学奖等多项荣誉。
由他策划创作的话剧《杜甫》更是走出国门，
跨越语言与文化隔阂，让世界透过诗人目光，
读懂中国文学的深厚底蕴。

身份跨界：三重视角读懂郑州

程韬光的人生轨迹与郑州深度交融、彼

此成就。

他在这座城市深耕多年，曾任职大型国
企高管，其间笔耕不辍、潜心创作，佳作累累；
调任郑州市文联副主席后，他投身本土文化
传播；2020年，他重返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担任教授。三重身份转换，让他从不同维
度触摸郑州这座城市，读懂了刻在郑州骨子
里的“兼容并蓄”。

“这种跨界，其实是让我从 3个不同‘窗
口’——商业的窗口、文化的窗口、学术的窗
口，重新看郑州、懂郑州，每个窗口都能看到
这座城市不一样的肌理和温度。”程韬光如
是说。

调任郑州市文联副主席后，文化视角让

他读懂郑州延绵千年的文脉根基。“杜甫的行

迹、商都的遗址、豫剧的唱腔，早已渗透到这

座城市骨子里，成为独有的‘文化基因’。”这

也让程韬光洞悉，郑州从来不只是快速发展

的商业城市，更是沉淀了千年文脉的古城。

从书写《德化风云》展现郑州商业史，到
深耕学界研究文化传播，程韬光心中郑州的
核心底色从未改变：“不同的身份，让我从不
同角度去触摸郑州，但最终都指向一个核
心——它既能守住千年根脉，又能拥抱未来。”

城市画像：大唐诗魂铸就郑州的精神底色

程韬光曾书写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
锡等多位与中原结缘的大唐诗人。在他心
中，郑州的城市性格，正是大唐先贤精神的融
合与延续。

“如果给郑州画个像，它应该是一位既有
厚重底蕴，又有鲜活气息的‘中原儒者’——
既有杜甫‘忧国忧民’的沉郁底色，又有白居
易‘务实亲民’的温润气质，还藏着刘禹锡‘乐
观坚韧’的韧性。”

这份性格，藏着对文化根脉的坚守，恰
似杜甫“致君尧舜上”的理想，筑牢城市精神
根基。

这份性格，融着对民生烟火的珍视，与白
居易的民生情怀遥相呼应。作为商都，郑州
的商业基因延续3000余年，古代商路驼铃声
与现代“米”字形高铁轰鸣声交织回响，“以商
惠民”的智慧让城市始终扎根市井，贴合百姓
需求。

这份性格，藏着时代前行的韧性，宛若刘
禹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
坚守。他表示：“这些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
不仅是郑州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融
入了城市性格，让郑州在时代浪潮中，既守住
了文化根脉的温度，又迸发着创新发展的强
劲动力。”

文化活化：让传统文化更有“烟火气”

“正是郑州这种‘接地气又有深度’的气
质，让我更坚定地想通过文字和行动，把郑州
的文化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作为传统文化研
究与传播的实践者，程韬光始终致力于让郑
州传统文化从“殿堂”走进“烟火气”、从“仪
式”融入“日常”。与杜甫相关的文化创作与
传承，成为这一路径的生动缩影。

撰写《诗圣杜甫》时，他结合郑州市井的
场景，忠实还原杜甫作为普通人的平凡一

面。“杜甫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他在
郑州街头见过的春韭、尝过的黄粱，以及对底
层百姓的那份共情，都让他‘忧国忧民’的情
怀有了更真实、更鲜活的生活底色。”

谈及杜甫文化传承，他直言核心是抓住
“全民参与”和“时代共鸣”。“首先，得让杜甫
从遥远的‘经典符号’变成大家触手可及的

‘生活伙伴’。”郑州第八届杜甫国际诗歌周联
动12项群众文化活动、巩义学校的杜诗诵读
大赛，这些鲜活的活动，都能让当代人产生深
深的情感共鸣。“同时，用好现代传播手段是
关键。”

看到新媒体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强大号召
力，他提议推出“杜诗数字地图”，用AR技术
复原杜甫的创作场景，市民扫码就能跟着杜
甫游郑州，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杜诗。

“更重要的是，调动年轻人的参与热情，
让老诗句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程韬光建议举
办“杜诗创意改编大赛”，鼓励年轻人用短视
频、漫画、原创歌曲等多种形式解读杜诗；同
时将杜甫文化融进城市的方方面面，“在公园
摆上杜诗碑刻，在地铁车厢里循环播放杜诗
朗诵，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就能和
唐诗相遇。”

在他看来，传承杜甫文化，从来不只是读
他的诗，更要传承他“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
精神，“让这份精神成为推动郑州发展、滋养
市民心灵的重要力量”。

杜甫文化的传播，只是程韬光活化传统
文化的一个切面。而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商都遗址文化、唐诗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传播

合力，则是他更深层次的探索。

深耕不辍：双向的滋养与唤醒

兼顾教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程韬光却能

将三者平衡得恰到好处。在他看来，这三者

并非相互割裂，而应相互滋养、相辅相成，形

成良性的发展循环。

“学术为创作提供史料支撑，创作为传播

赋予温度厚度，传播的反馈又修正教学和创

作的方向。”课堂上，学生们的新鲜视角常为
他打开新的创作思路；写作时，他会将讲座中
听众的真实感悟融入文字，让作品更有共情

力；做文化传播时，他又以创作内容为延伸，
让大众更易走进文化深处。

郑州的文化底蕴，是程韬光取之不尽的
创作富矿。未来，他仍将继续扎根这片土地，
创作更多贴合郑州、彰显中原文脉的作品。

不拘泥于常规传播范式，程韬光紧跟时
代浪潮，始终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年轻化传播
新路径。

程韬光深知当下唐诗文化与唐诗精神传
播的难点：唐诗承载的历史语境，与当代年轻
人的生活体验存在差距，诗句里的意象、情感
与当下生活场景脱节，让年轻人觉得唐诗“遥
远晦涩”。要打破这种隔阂，关键是用年轻人
熟悉的语境和载体，把唐诗的精神内核“翻
译”过来。

对此，他提出了诸多具体构想。譬如结合
郑州的商都文化，推出“唐诗里的郑州”系列作
品，带年轻人走访与唐诗相关的文化遗迹，让
诗句里的城阙、古道与郑州的历史场景直观相
连，鼓励年轻人用现代视角重新诠释唐诗，在
创作中真正理解唐诗内涵、爱上唐诗文化。

同时，他还采取了“遗址+文化讲座”模
式。在商都遗址博物院的讲座中，结合唐代
文物讲解相关唐诗，让“城阙辅三秦”的意境

与城墙遗址残垣直观呼应，让抽象诗句变得

可感可触。“这种模式把抽象的文化知识和具

象的遗址空间结合起来，让文化传播从单纯

的‘听’，变成沉浸式的‘体验’，更容易吸引年

轻人成为文化的传播者。”

回望与郑州相伴的岁月，从商界到学界，

从书写曾栖居郑州的大唐诗人到投身本土文

化传播事业，程韬光认为，郑州与他彼此成就

的核心，是“双向的滋养与唤醒”。

“郑州这座城市，就像一本摊开的活态史

书，每一处遗址、每一段典故，都藏着等待被

激活的生命力——它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

灵感，也给了我广阔的实践空间，让我从商业

视角转向文化深耕时，有了扎根的底气和前

行的动力。”

“而我所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把这

些沉睡的文化密码，翻译成当代人能听懂、能

共情的语言。”程韬光的目光炯炯：让中原文

脉在新时代持续生长，在世界舞台大放光彩。

♣ 涂俊宏

我从三苏祠走过
一大片粉白色的牡丹盛开在三苏祠的两扇木

门前，一个青年男子勒马驻足，面对牡丹吟诵，清风
掀起他的青衫，衣袂翩翩……这是 5岁时我做的一
个梦，梦中的青年便是自从我有记忆起，父亲就开
始对我讲的苏东坡。

昏暗的油灯下，父亲爱坐在书桌前给我和弟弟
讲故事，除了《三侠五义》，他给我们讲的最多的便
是苏东坡：苏东坡和妹妹苏小妹比才学，与弟弟苏
辙进京赶考，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斗智斗勇，苏东坡
仕途“倒”了之后的艰辛生活，去世后为何葬到我们
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苏坟园子里的柏树为何都朝
着一个方向倾斜，苏坟里埋的都有谁，坟里的机关
如何如何……这些传说被父亲讲得活灵活现，我们
听得如痴如醉。 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神奇地生
根发芽，我竟不止一次在梦中见到东坡先生。

真实的具象出现在我6岁那年。我至今清晰地
记得，那一天，我和全村的男女老少一起，争先恐后
朝三苏坟跑去，半路跑不动了，父亲便背起我继续
跑。到了三苏坟，远远就看到数不清的人，大家你
拥我挤地看一样东西。待我终于挤到跟前，眼前矗
立着一尊巨大的雕像，父亲告诉我，这就是苏东
坡！我对东坡先生所有的好奇便在那一刻有了更
清晰更真实的存在感。

梦里、故事里都是苏东坡，当真正见到他的雕
像时，却是既熟悉又陌生。

只见他穿着宽大的袍子，巍巍地站立着。宽大
的袖子松松地垂着，右手掩盖在衣服的皱褶里，左
手握着书卷，淡然地面朝西南望去。他的脸上没有
悲喜哀乐，那顶我看不懂的帽子，无法猜测是为了
防暑还是御寒，或者是一种官帽。他到底有多少故
事值得这么多人来看他，还是个雕像。在我小小的
头脑里，藏着无数的好奇与疑问。

那一天，我从围观的人群中听到很多对东坡先
生的谈论。有人说，他之所以要埋在这儿，是因为
这里地势好，背靠莲花山，像他家乡的小峨眉；有人
说，他可是大文豪，埋在苏坟寺这里真是当地的骄
傲，也是我们周围百姓的荣光。听着大人们的谈
论，我陷入无尽的猜想中，更想解开心中的一个个
疑问。但终归年龄太小，知识有限，身边了解这些
历史的人也不多，这些疑问便在岁月中渐渐被抹
平。也是从那时起，每次去外婆家路过三苏祠，我
都会骑一骑神道上的石羊石马，搂一搂粗壮茂盛的
大柏树，心中便生出一种无比清爽的气概。

上初中后，三苏祠更是我上学必经之地，我经
常像以前那样驻足、停留，有时还迈进小小的木门
里，走近东坡先生的栖息地。

当走进木门里面，那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
夜雨独伤神”的伤感和悲凉让整个园子显得格外清
幽。这时的三苏祠是那么朴素、安静，3个大大的坟
茔前只有青砖、青石、几株稀疏的幼竹、土路和两边
的青苔，这一切在高大的侧柏下显得简陋、荒凉。
风声掠过柏枝搭起的帐篷似微波荡漾，不由让人想
到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荡气回肠和悲壮。
也许正是如此清幽的院子，才与东坡先生那波澜不
惊的心性相吻合。就像他写的“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东坡先生就静静地在这座

简陋的园子里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从宋朝走到了
现在，也将从现在走向将来。

青砖水泥砌的院墙，院墙上用灰蓝色的砖瓦盖
顶，经风沐雨，黑苔斑斑。纵使有如此遮拦，仍挡不
住顽皮的孩子翻墙越顶跳进三苏祠里玩。他们在
园里随意乱跑，爬高高的柏树，也摸坟前的香炉，还
会把供在香案上的供品吃掉。但从没听说哪个孩
子因为对东坡先生的不敬而受到先生的“惩罚”。
所以，我心中更认定东坡先生不仅慈祥、大度，还是
爱孩子的人。

在我心中，东坡先生善良直爽、爱打抱不平，他
总是把最软的心给了老百姓，把最暖的爱给了底
层。不然，他发现好友王友道好女色，便不会写词
调侃。一句“风流何似道家纯”搞得王友道下不来
台。相传还有一次，苏东坡微服私访时，遇到有位
乡绅正在办寿宴，他受邀进门后，与邻桌的两个在
当地有名的恶霸杨贵和王笔斗起诗来，就想好好地
戏弄那二人一番。王笔说：“一个朋字两个月，一样
颜色霜和雪。不知哪个月下霜，不知哪个月下雪？”
杨贵也写了一首：“一个吕字两个口，一样颜色茶和
酒。不知哪张口喝茶，不知哪张口喝酒？”

两个人的诗，看上去很高明，其实是在炫技。
东坡先生听完微微一笑，挥笔写下了：“ 一个二字两
个一，一样颜色龟和鳖。不知哪一个是龟，哪一个
是鳖？”不动声色地把二人骂了。那两人气得面红
耳赤，却又无力反驳。这些虽然是民间传说，但也
说明了在老百姓眼里，东坡先生始终具有正直善良
的心性品格。

后来，在外地求学时，无论谁问起我来自哪里，我
总会自豪地说：“郏县三苏祠。”并告诉他们，那里埋葬着
宋代一门三个大文豪。

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东坡先生成了我生活
和学习中必然要记起的一个人。我读着他的诗词
长大，也终将走向年老，但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仍在我的生命中不断地发
酵，终究不断提高自己分辨事物的能力。他把“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心愿从宋代祝福到现在，
我也一次次题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与
友人共勉。

三苏坟是东坡先生的安榻之处，它为一个村庄
赋予了响当当的名字，而我的故乡“莲花山”也因此
变得清澈而悠长。

千年后的今天，我从三苏祠走过，每个脚印都
与东坡先生息息相关。我时常想从先生的身上寻
找自己的影子，总想牵强上几分相像，却又笑自己
过于自大。但能勉强扯到一起的或许是那颗悲悯
苍生的心，这也是先生给我的影响。

经过几十年薪火相传，三苏坟如今越来越有规
模，在原有的坟院、广庆寺、东坡塑像基础上又进行
了修缮与完善，增加了热闹的东坡湖、迷宫、广场、
竹林，还有蔚为壮观的东坡碑林等。广庆寺的古钟
还在，暮鼓也在，那个驮着碑石的乌龟也挣扎了近
千年。不知它们经历过多少风雨洗礼，但在我的人
生路途上，不管走到哪里，心中始终记着东坡先生
写在诗词里的那些话。

♣ 周华诚

啖笋以留春天

故乡浙西山中盛产竹笋，一场春雨，土地尽湿，山间竹
林里冒出好多笋尖儿。嫩黄之色，肥憨之态，一根一根，挂
着水珠儿。尚在黄泥中，笋未及露头者，益佳。人往山中
竹园去，从黄泥上的蛛丝马迹，来辨识寻觅泥中之笋，真是
一件相当有趣的事。

竹笋的种类很多，叫法亦多，依时节呼如春笋、夏笋、冬
笋、栽禾笋，依形态呼如毛笋、鞭笋、红壳笋、白壳笋，依生长
之地呼如石笋、黄泥笋、茶园笋，依品种呼如雷竹笋、水竹笋、
苦竹笋等。名目混乱，即便竹乡之人也不易分清。但由此也
可以看出，竹笋一族，其员众多也。

晋代戴凯著有《竹谱》，当中记载很多不同品种的竹
子，其笋大致分为冬笋、春笋、鞭笋三类，粗疏一些。宋代
释赞宁，著有《笋谱》，居然录有各种名目之笋计 90余种。
历来家有家谱，我却不知笋有笋谱。读此一卷，爱不释手。

笋之味，冬笋在厚，春笋在鲜。食冬笋，宜大雪封山，
围炉煮笋，大块的冬笋煮大块的咸肉，大碗喝杨梅烧酒。
笋也厚，酒也厚，人也厚，小日子就富足。食春笋，则宜小
炒，宜煮汤，宜赏春花，宜品新茶。故，笋也鲜，人也鲜，景
也鲜，满眼都是清新。

杭州的菜到了春天，食材中多用竹笋，以其鲜也。杭州
最有名的面“片儿川”，就是要用笋片来做浇头才正宗。然韶
光易逝，春不常在，过了这个季节，笋就吃不上了，那怎么
办？只好用菰——即茭白来代替了。吃茭白浇头片儿川的
时候，人就会异常敏感地想到，春去也，春去也。

春笋步鱼，也是杭州的名菜。步鱼，也就是鳢鱼，一种
个子小小的鱼，通俗的叫法为土步鱼。以其个小，更是鲜
美 。 袁 枚 在《随 园 食 单》中 说 ：“ 杭 州 以 土 步 鱼 为 上
品……肉最松嫩，煎之、煮之、蒸之俱可，加腌荠菜作汤，作
羹尤鲜。”但最鲜的做法，还是春笋步鱼。春笋与步鱼，都
是春天的妙物。民国《萧山县志稿》记载，步鱼“出湘湖者
为最，桃花水涨时尤美”。这样春和景明的时节，吃一道春
笋步鱼，可不负春光。

切记，春笋烧步鱼不能放酱油。清清白白，才与那烂
漫的桃花、明净的湖光最是相宜。

杭州人还有一道家常菜，油焖春笋，就要用到酱油
了——杭州人是多么热爱春笋啊。把那春笋焯水之后，切
滚刀块，用葱花爆锅，下笋块炒软，调进浓油赤酱红糖等调
料，加盖焖上三五分钟，水烧干，笋油亮，即可出锅。

笋是素中之荤，可以素吃，也可以荤吃。油焖之法，是
荤吃的性格，素吃，则杭州又有一道菜，曰手剥笋——其实简
单，只是盐水煮笋。一盘子端上桌来，只是一根根带壳的细
笋——盐水煮笋有什么吃头？吃的就是笋的本味。一枝细
笋在手，剥而食之，鲜而脆嫩，自有一份甘香的本味。

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写到，夏初竹笋盛时，扫枯旧
竹叶，就在竹林边煨熟吃笋，其味甚鲜，曰“傍林鲜”。夏初
时节，笋都快要落市了。知堂老人曾作《儿童杂事诗》，写
到一项立夏习俗：“新装杠秤好称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
过一株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不管是竹林边煨笋来
吃，还是立夏要吃最后的一株健脚笋，大概，都可以算作南
方人对春天的深情挽留吧。

聊斋闲品

知味

灯下漫笔

洛阳作家冯清利的散文集《龙台乘风》，最近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
散文集最动人的底色，便是那股挥之不去的“烟火气”。作者将笔深深扎进泥土
的肌理，写故乡的蔷薇，写朱家沟的菊海，写花果山的祥云，笔触所及皆是熟悉
的乡景、乡事、乡人。譬如他写朱家沟的菊花，不仅绘其“漫野金黄尽染田畴”的
壮阔，更关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下的产业升级，让金黄菊海与凌霜菊韵
相映成趣，经济脉动与文化根脉同频共振。该书让我们看到：最好的写作，源于
生活的肌理，忠于本心的澄澈。

冯清利的语言有种“言近旨远”精妙，文字朴素，意味却极其绵长。没有某些
散文常见的欧化句式或堆砌辞藻，而是大量使用短句、口语，呈现出洗尽铅华后的
本色。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白描功夫。他写《满门春色》中贴春联的细微场景，从

“换贴反了的春联”这件小事里，品出“孝顺贵在顺其心”的人生通透。他的语言
是及物的，每一个词都能在生活里找到对应的实物；他的叙述是诚恳的，从不虚张
声势，却在平静的水下暗藏深流。

冯清利的散文虽然写的是乡土人事，却始终氤氲着一层诗意的光泽。散文
易写难工，最难调和的便是情与理的分寸、叙与悟的尺度。他却总能在“记叙”
与“感悟”之间找到美妙的平衡。他的诗化表达从不刻意呈现，而是在平实的记
叙中悄然流露。正是这种朴素，成就了真正的诗意——以赤子真诚为骨，以乡
土深情为肉，以岁月凝萃为魂，让每一篇文字都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与眺望
远方的诗意。

荐书架

♣ 高春民

《龙台乘风》：书写洗尽铅华的乡土深情


